
奇怪的旅行箱 

明天回家，今天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，让我少带点东西，怕沉。“家里什么都有，什么

都不缺。”她这么说。 

突然想起了每年去姥姥家前，姥姥也是这么嘱咐妈妈和爸爸的。 

于是我们带了少少的几件衣服，捎带着带些稀罕的东西，鼓鼓囊囊地装进旅行箱里，坐

上了开往姥姥家的火车。每次最沉的箱子都是我来搬，即使这样，我仍能感觉到那足足的分

量。 

到了姥姥家，才发现东西真的带的少了，乱七八糟的还要再买一通。妈妈会板着脸装正

经地跟姥姥开玩笑：“还说什么都不缺，这不缺了，还得再买。”姥姥总爱笑：“在家里嘛，

买点东西也方便不是，省的你们路上带着怪沉的。” 

到了回去之前装箱子的时候，姥姥突然就变了卦，这个那个的什么东西都往那个小小的

旅行箱里塞，什么花生粒儿啊、什么黑豆啊、什么地瓜干儿啊，大袋大袋地通通装进去。“哎

呀，俺拿不了这么些，路上提搂着不沉吗。”妈妈不停地想把姥姥的手往箱子外拨。“没事没

事，孩子也大了，男孩子家就该锻炼锻炼，让他多干干活儿。这花生粒是红皮儿的，恁那里

买不着，地瓜干儿都是咱们自己晒的，这都是咱自己地里种的东西，吃着不是放心嘛，家里

也没什么稀罕东西，也就能给恁捎点这个了。”胖胖的姥姥这时脸上总带着憨憨的笑。 

老实说，我很好奇那么个小小的箱子是怎么能装得下这么多的东西的，以至于回到家里

一拉开拉链，里面的东西几乎都是跳出来的，满满地溢了出去——我们去姥姥家的时候都是

要我坐在箱子上才能把拉链拉得上的，回来的时候旅行箱的重量还要足足增加上一倍，看来

胖胖的姥姥也的确不轻呢。 

就这么想着，我回家要带的东西已经往箱子里装完了——两套衣服，几本书，还有一个

笔记本。刚刚能把箱子装满，提一提，挺轻的，再想想，也确实没什么要多装的了。 

不过，估计一个多月后再回这里的时候，箱子又要被塞得鼓鼓囊囊了吧。 

旅行箱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容器，回家的路上总是装得很空，而离家的路上又总是被装得

很满。 

在回家和离家的过程中，以旅行箱为研究对象的时候，质量不是守恒的，往往是增加的。 

就像熵一样，这大概是爱的增加原理吧。 


